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剪不断的“水利情”

孙 蕊 芬
剪不断的“水利情”

可以说，我以及我的家族，都与水利行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我的长辈以及我这一代的兄弟姐妹，都把毕生的精力倾注在了水利行业的建设长河之中。

我的姑姑是我家族里最早进入水利行业的人，姑姑是个工作狂，什么事情都要尽善尽美做到最好，一旦工作起来那更是没日没夜加班加点的辛苦工作。犹记得小时候，即使是周末去看望姑姑，也只能在水利厅那老旧的办公楼里见到她。那时候的水利厅只有最靠西边的那栋老楼，红漆木的厚重大门，年幼的我需要用两只手卯足了劲儿才能勉强推开，赫然见到的是大厅正中央的一扇巨大红木包边中间为玻璃的屏风，踩着花岗岩铺就的冷冰冰的地板绕过屏风背面是一面大镜子，听母亲说这是为了让人们在上班时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检查自己的仪表姿态来用。我为了早点见到姑姑，上楼梯的时候总是两级并作一级往上跑，那时候台阶也是花岗岩材质的，有趣的是台阶的棱边被人们常年踩踏，已经打磨的圆滑，所谓滴水穿石，可以想象得到每天都会有多少人在这老旧的楼里来来回回穿梭办公，他们忙碌奔波的身影或许并不曾被人看到，却被这花岗岩的石阶一一记录下来。跑到微喘时，也就到了姑姑所在的楼层，兴奋的推开办公室的木门大叫一声：“姑姑！”就看到姑姑坐在办公室里在翻阅着什么资料，时不时还要做些笔记。听到我的呼唤，抬头看我微笑，指了指旁边的椅子说：“先坐，等姑姑忙完手边这点事情。”说完又埋头开始工作，时而眉头紧皱，时而起身出去找人商谈。听父亲说，姑姑几乎每年都拿先进，经常工作到连领导都看不下去叫她去休息出去走走，可是她总是放不下，她总想再为水利上再出点力再贡献点自己的力量。时过境迁，姑姑已然到了退休的年纪，我们大家都以为她会颐养天年，没想到她并没有休息下来，依旧奔波在水利工程的最前线，如今不在办公室工作反而跑到了水利工程的工地上，因常年劳累而瘦瘦小小的她毅然奋斗在了水利工程的第一线，现在见到姑姑的机会就更少了。她常常诙谐地和我们说：“我不是在工地，就是在去工地的路上。”

再后来，我的母亲也来到了水利行业，来到了监理公司。也就是从那时候起，我的母亲也开始为水利行业默默奉献自己的青春与才华。依稀记得是中学时候，监理公司业绩越做越好，随之而来就是母亲频繁的加班，到了周末也常常要加班。母亲把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面，无暇顾及家里正在为学业努力的我和妹妹，于是我的父亲就把家里的责任担了起来。青春期的我懵懂无知，总觉得母亲是个女强人，奋斗事业，有种成功人士的光环在她身上笼罩，相反父亲却扮演起母亲的角色，显得像个“家庭妇男”，没有出息。随着我逐渐长大，人生阅历的不断增加，幡然醒悟，没有父亲这样“舍大家为小家”的付出，母亲也不可能有精力为水利行业添砖添瓦。父亲用他的行动支持了母亲，间接的为我们的水利行业在付出。

就因为看到了姑姑与母亲的辛劳，使我觉得水利行业一定是个非常辛苦又残酷的事业，想想在工地风吹日晒的姑姑，想想没有时间陪在我们身边的母亲，我就非常抵触这个行业，想着将来就业无论怎样都不要踏足水利行业。

我的一位同样在水利行业工作的叔叔和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，某年一个小水坝溃坝，水坝下面就有一个村庄，有位村民看到水坝有了裂缝，就打电话举报到当地水利局，而厅里领导得知消息以后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，立刻疏散了水坝下游所有村民。叔叔说，村民刚刚全部疏散完毕就溃坝了，现场所有水利工作人员都捏了一把冷汗。叔叔说，如若不是及时赶到现场做了应急处理，一旦溃坝那上千条人民就危在旦夕。我忽然明白，为什么他们会那么的辛劳，他们的眉头如此紧锁，原来是因为每一个水利人身上的担子是有那么的重。

可也许是命中注定，我终究还是辗转进入了水利行业。我曾在中部引黄工程建设管理局实习过一段时间，那时候很多与我同龄的年轻人都一同进入中部引黄，看着他们朝气蓬勃，看着他们誓要有一番作为的时候，想想老一辈人那样吃苦耐劳的精神，我忽然有些些感动，也许这就是水利人吧，他们有梦想有抱负，他们也明白自己面对的将是怎样的辛劳，可是为了水利事业为了他们热爱的行业，他们甘愿付出无怨无悔。现在我被分配到与母亲同一个工作单位，可我不再抵触也不再觉辛苦，我十分希望我可以继承并承担起母亲的这份重担，我可以发扬并光大母亲以及所有水利人的这种精神，与所有水利人同一个梦想，站在同一个高度！



